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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吱，嘎吱，嘎吱…」



嗯？是什麼聲音？



「嘎吱，嘎吱」



似乎是鞋子踩在落葉上發出來的。



「呼呼，呼呼…」有人在跑，是誰啊？看不清楚啊，



「呼呼…」是一個年輕的女孩…



紅色的頭髮，灰白色的洋裝…



一臉的驚恐…



這…這不是我自己嗎？！



我為什麼要跑呢？



這是在哪裡啊？



「別跑！」一個身穿雜色西服的中年男子突然衝了出來。



「哼哼哼，妳別作無謂的掙扎了。」一陣寒光掃過。



他手上拿著刀！男人一步步緊逼過來。他想殺我！



我拚命的跑著



「有沒有人呀？」



「快來救我呀！」



淒厲的呼救聲在午夜的清新的空氣中迴響…



山路崎嶇不平。一節朽敗的樹枝絆到了我的鞋跟。



「哎呀！」



我重重的摔倒在地上。好痛，膝蓋都摔破了啊。



「不會有人來這些荒山野嶺的。」



持刀男子氣喘吁吁的趕了上來，我掙扎著翻過身來，卻正好看到那把逼在我臉上的刀。



哇啊！一片飛濺的鮮血……



我猛地一屁股坐起來，摸著胸口狠喘了一陣粗氣才慢慢鎮定下來。



摸了摸發脹的腦袋，長長的舒了一口氣。



「又是這個夢，太可怕了。」



一周以來，幾乎每天早上我都是被這同一個惡夢所驚醒。這是不是一個預兆呢？



我努力的回憶著夢中的情節，卻什麼也想不起來了。



「剛…剛才我明明記得的…唉又忘掉了！」



每天都一樣，醒來之後就會把那個惡夢忘得一乾二淨，只知道那是一場可怕得經歷…



大家好，我是小瑩，本故事的主人翁，今年23歲，一個普通的公司職員。



最近一直被惡夢困擾，似乎身邊會發生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慢慢的從床上爬起來，腦袋暈暈的。睡眠不足啊！已經連續一周沒睡過一個安穩覺了。



這種精神狀態怎麼上班嘛。



唉……一身的汗。我決定要先洗個澡。



舒適的水溫沖洗著我美好的身體，也帶走了我一夜的驚悸……



果然輕鬆了很多，裹著浴巾來到窗前。



「今天的天氣真不錯啊！」



陽光暖暖的照了進來，照在濕漉漉的頭髮上，真舒服啊，不由自主的伸了一個大懶腰。



「哦…今天要穿哪一件衣服上班呢？」我打著呵欠準備穿衣服。



這套不錯啊，一套灰白色的洋裝，平時都很少穿呢，因為它的料子較厚，下面有時一條短裙子，熱的時候嫌熱，冷的時候又嫌冷，（我是蠻怕冷的^_^）今天天氣不錯，不冷不熱，就穿它了。



「感覺還不錯。」我興奮的在鏡子前轉來轉去。



「叮叮叮……」鬧鐘叫了起來！



「哇！8點鐘了！糟糕上班要遲到了。」



（因為比較喜歡折騰，所以我準備了兩套報時系統。手機叫起床，鬧鐘叫出門^_^）



背上挎包，蹬上高跟鞋。我急匆匆的向公司趕去…



幸好沒有遲到。繁忙的工作很快就讓我忘記了惡夢給我帶來的不快。



一天的工作就要結束了，我卻有點不安起來。



「喂！大白天打個什麼盹啊！」回頭一看，原來是好友葉子。



「怎麼了小瑩？愁眉苦臉的，這可不像妳呀！」葉子逗我。



「唉，我最近老做惡夢，晚上睡不好覺！」



「喔，是什麼惡夢呢？遇到壞人啦？還是……」葉子嬉皮笑臉。



「討厭啦，是真的，每天都是同一個惡夢，」葉子看我一臉嚴肅，知道我沒開玩笑。



「同一個夢啊？！是什麼樣的夢呢？」葉子問。



「醒來就忘了，只記得是個很可怕很可怕的夢啦！」



「妳不記得它的內容了啊？」



「我常常惶恐不安，害怕那恐怖的事情哪天會成真…」



「小瑩，我看妳是太緊張了吧，只是夢而已呢，好了，今晚我們去空中量販店開懷的去玩一個通宵吧，我去叫曉麗，好好的瘋一下，哈哈哈…」



「好…好吧。」



看著葉子那麼開心，我不想因為自己的情緒而影響到朋友的興致。



真的是好久沒有這麼開心了，不知不覺就2點多了。



葉子喝得嚀叮大醉，還吵著嚷著要繼續玩呢，我讓曉麗把她送回了家。



等我來到車站，末班車早已收班了。街上偶爾還有幾個行人，他們都低著頭急匆匆的往家趕。實在是太晚了啊。



「唉…怎麼回家呢？連末班車也收班了啊。」



我也有點醉意，搖搖晃晃的站在空蕩蕩的站牌底下。



「嘀嘀」



兩聲清脆的汽笛，一輛豪華的寶馬車慢慢的向我駛了過來。分明是在叫我。



「這位小姐，趕不上末班車了嗎？」一聲溫柔的問候從車裡傳來。



寶馬車在我身邊停了下來，從搖下的車窗裡露出一張和藹的中年男性的臉。



「可否讓我送妳一程？」他繼續溫柔的對我說話。



咦，這張臉似乎在哪裡看過呢？



我一時卻想不起來到底在哪見過。



「您在和我說話嗎？」我明知故問。



他看了看四周：「當然了美麗的小姐！」



看樣子不像是壞人啊。現在又這麼晚了…猶豫了一下，我問道：



「那……我……你可以送我一程嗎？」



「非常願意為您效勞！」



他非常紳士的下車幫我打開車門，一身工整的雜色西服，鞋子察得亮亮的，給人一種可以信任的感覺。



「妳家住在哪裡呢？」



「您就把我送到於皮路就行了。」



「是於皮路啊，那好。」



這人真的有點面熟呢？



我還在努力的回憶。但是頭暈忽忽的，怎麼也想不起來了！



汽車在寂靜的公路上，孤零零的行駛著。只聽到汽車輪子和地面摩擦的沙沙聲。這聲音讓我感到有點不安！



「要不我們來點音樂吧。」



他看我半天不說話，想放點音樂調節一下氣氛。



「叭！」他打開了收音機



「現在是午夜新聞報導：今晨W市的龜山又發現了一具女性屍體。兇手手段極度殘忍。凶器是一把手術刀，從作案手法看來，兇手似乎受到過良好的醫學訓練。有目擊者稱，前一天夜裡曾看見受害人在返家途中上了一男性的車……」



「啪，啪」



「Held in young hands。That light is shivering。I『ve come all this way。Wandering the edge of time。I came。 still searching。I don』t even know your name。 but One little feeling。I just wanted to hand over to you。Sometimes I catch and hold Love and pain。 tightly in my arms。It will fade away。 but I『ll remember Forever….」



「一首很好聽得歌喔」



「嗯，嗯……」我隨口符合著他。



真是的，想了半天到底也沒想起到底在哪見過，反而隨著車有節奏的一顛一顛，顛得我眼皮子打架，不一會，竟然呼呼得睡了過去



汽車猛的一震。



「呵…」我長長的打了一個呵欠。



「妳睡醒了嗎？」男人溫柔的問。



想起來了，我還坐在人家車上呢！



「啊，對…對不起啊，我剛才多喝了點酒，所以…」



我睡眼惺忪的看了看窗外，透過薄薄的霧氣，我發現景色不對。



車窗外還是那麼寂靜，只聽到車輪的沙沙聲。



「這…這是什麼地方啊？」我緊張的環顧著車窗外陌生的景象。



「喔，我們是在走捷徑嘛！」他的聲音依然那麼溫柔。



我低頭看了看錶，啊，都3點多了！



看著車窗外越來越陌生的景色，忽然有了一種不祥的預兆，我感覺對這陌生的環境有點印象，似乎曾經來過這裡，但又想不起來什麼時候來過了。我開始有點不安了。



「都已經過了一個小時了啊，應該早就到了…」



「喔，是嗎？那咱們就停在這好嗎？」



男人微笑著對我說。他的聲音依然很溫柔。但我現在聽起來感覺有點毛骨悚然了。



車速慢了下來。事情有點不對勁了。



「為什麼要停在這裡？我還沒到啊！」



我看著窗外大叫，感覺自己的聲音也有些顫抖了。



男人停下車，走出駕駛室，打開了後座的車門。



「到現在妳還不明白嗎？」



他的眼神裡充滿了邪惡。他坐進來，一把摟住我的肩，伸手想摸我的臉。遇到壞人了，我腦袋一懵。



我努力推開他的手，「不…不要這樣啊，我並不打算…」我試圖和他溝通。



「我可不管妳願不願意！我已經受不了拉！」他粗魯的打斷了我，開始拉扯我的衣服。



「不要啊！」我拚命的抵抗著。



男人一把抓住我擋在胸前的左手，死死的把我按在椅子上。情急之下，我一口咬住他手臂。



「啊！」



他痛的猛的一縮手，我乘機打開車門，跑了出去。



「嘎吱，嘎吱，嘎吱…」



我的鞋子踩在厚厚的落葉上發出清脆的響聲，啊！多麼熟悉是聲音呀。



我想起來了，這就是夢裡的場景！



我真的是在夢裡了嗎？天啊，我會死嗎？！



「救命啊！快來救救我啊！」我的聲音在漆黑的夜空裡迴盪著。



我拚命的跑著，淚水模糊了眼睛，四周都是模模糊糊的，只能聽到雜亂的腳步聲和自己猛烈的心跳。



擺脫他了嗎，我不敢回頭看，只想快點跑，可是感覺腿好沉呀。



突然想起，我在夢裡會被樹根絆倒，然後那男人就追上了我，所以我要小心腳底下。



低頭一看，卻是黑糊糊的什麼也看不見。隱隱約約看到一個東西，也許就是它就是那個絆我的樹根吧，我使勁的跨了一大步，繞過了那個東西。



「呼」我長長的吐了一口氣。後面好像也沒有什麼動靜了，心裡稍微平靜了一點，放慢了自己的腳步，想喘一口氣。剛才實在是跑得太猛了啊。就在這時腳下好像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



「哎呀……」我重重的摔到了地上。



「天啊！」



「難道…難道」



我轉過身來，坐在了地上…



「哈哈，不會有人來這些荒山野嶺的！」一把明晃晃的水果刀逼在了我的臉上。



「啊…」我絕望了。



「對了，這樣才乖嘛。呵呵…」



我緊閉雙眼等待最後一刻的來臨。



「哇，啊！」



一片鮮血飛濺！是我的血嗎？我死了嗎？好像不怎麼疼啊！



「哇，啊…」



嗯，不對這是那個男人的聲音！



我看到那個人…不是兩個人，一個人拿著一節木棍正在使勁的敲打另一個人的腦袋的。



這是幻覺嗎？



我使勁的揉了揉淚眼朦朧的眼睛，我看清楚拉，一個年輕人在打剛才那個色狼。



那個被打的中年人滿頭是血的倒在血泊裡，慘叫聲已經沒有了。



「小姐，妳沒事吧！」



一個很年輕的聲音在問我。我趕緊爬起來，向年輕人走去。



「這…這個男人是個色狼，我…我」



由於驚嚇過度，我還有點語無倫次。



那個年輕人扔掉木棍，輕輕的抱住我，輕聲安慰我：「我知道了，現在沒事了，沒事了。」



我放聲哭了一會，慢慢恢復了鎮靜。



「我的車就在附近，我們去報警吧！」那個男孩輕輕扶著我慢慢朝他的車走去。



我仔細的打量了這個英俊的救命恩人。



大概20歲左右的年紀，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



「你是剛好路過嗎？」我感激的問，



「喔，不是不是，我是附近醫學院的3年級的學生，因為快要考試了，所以我自己出來複習一下功課。」



「哇，你還真是熱愛學習呢！」我對眼前這位英俊的男生充滿了好感！



「先到我家去一趟吧，反正就在附近，我回去換套衣服，妳也可以先休息一下，然後我們就去報警，好嗎？」



「那真是太麻煩你了！」我感激的道謝。



真是奇怪了，我明明已經脫離了危險，但是心情卻更加感到沉重了，彷彿有一塊大石頭壓這一般，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你的臉色好像不太好啊，用不用先休息會？我們還得一會才能到。」他好像看出了我得心思。



「嗯，謝謝！」我把椅子的靠背調了調，想靠得舒服點。



嗯，什麼東西？



一個東西正好咯著我往前伸的腳。我彎腰用手去摸。



咦？



好像是一隻鞋，還是只高跟鞋。



奇怪，他的車上怎麼會有女人的高跟鞋呢？



而且只有一隻？



我正準備開口問他，忽然發現他外套的口袋上有一片血跡！



好像那鮮血正順著什麼東西往下滴！



天啊，是把刀！是把手術刀！！！



一瞬間我的腦子像過電一般，所有的東西都想起來了，剛才那個男人只是一個普通的色狼，他…他才是真正要殺我的人…………



我的思維頓時混亂一片。幾乎分不清事實與夢境了。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已經瘋了。



我坐立不安。想說出自己的懷疑。又擔心那只是幻覺，我只能緊張的觀察事態的發展。一旦出現情況，我就跳車。



他仍然是衣服泰然自若的樣子。安靜的開著車.



「我有一個小故事。妳想聽嗎？」他轉過頭來瞟了我一眼。



「有點恐怖。但是絕對精采。」說這句話的時候他似乎微笑了一下。



「嗯。」我覺得自己沒有選擇。



「我有一個女孩。兩年來。我一直在扮演著男友。醫生。護士。保姆的多重角色。呵護她。照顧她。試圖用各種方法來維持她孱弱的身體和隨時可能崩潰的生命。」



「但是她不聽。不斷的酗酒。整天尋歡作樂。摧殘自己。只有生命出現問題。才會來找我。」



「今天她又休克了。用了很多辦法，她的臉上又有了一絲生氣，我知道一旦她走出這扇門她就會忘記今天的一切。包括現在的微笑。」



「所以我決定要保留她現在的美麗。」



「我拔掉了那代表生命的黑色管子。她美麗的眼睛慢慢失去了光澤。沒有恐懼。只有解脫。」



「我舉起刀。從背後將她的身體打開，雖然不合常理。但是我是在不忍心去破壞她前面曾經性感的身體，解剖這樣的身體不是第一次，但是我的手還是有點顫抖。」



「我還是下手了。從她身體的後面打開了一到縫隙。接著。將她側面的身體切開。將一個個器官取了出來，各種色彩。手指在其中纏繞。」



「她的腸胃已經被毒物折磨得幾乎腐爛，我將她的器官拜訪在地上。用刀小心的劃開，即便是死亡的器官。卻也有如她一樣的可愛。我從沒想到過。分割開來的器官。在燈光的照耀下。如此的晶瑩剔透。橙色的燈光。透過紫灰色的組織。顯得那麼的迷人……」



「她的軀殼已經空了。我要填入其他的物質。讓她成為永恆的雕塑。這樣她就再也不會軀傷害自己了。」



聽得我渾身冰涼。我強擠出兩聲乾笑：「呵呵。好精采的故事。」左手慢慢的摸向安全帶的活扣。準備奪門而出。



「小姐。不要亂動。」一把冰冰的東西靠上我的脖子。



「你真幽默。」我故作鎮定。



「哈哈哈哼哈哈。」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聲。



後座上的人怎麼一點反應也沒有啊。難道是他的同夥？我略略的回了回頭。



看身形應該是個女生。這種天氣她竟然是裹著雨衣的……



她用一種極不自然的姿勢坐著。腳上只有一隻鞋……一種不好的預感……



「碰！」的一聲巨響。汽車猛的一震，一個東西重重的打在肩上。滾到腳邊。



一個血淋淋的人頭！！



我很直接的就昏過去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我感覺自己慢慢的醒了。



四周很黑。很安靜，想爬起來。手腳沒有知覺不聽使喚。



一陣沉重的腳步聲由遠而近，剛才的男人！！



他走到我的面前慢慢的蹲了下來。拿出一面鏡子放到我的眼前。



一個人頭歪歪斜斜的放在地上。竟然是我自己頭！



「啊…」



車還在開。看來我的旅程還沒結束，我微微的傳動了一下腦袋。自己斜躺在座椅上。他好像還沒發覺我已經醒過來了。



那個人頭還在我的腿上，原本秀麗的長髮枯草一般亂蓬蓬的纏成一團。



流淨了血的臉雪一樣的白，眼皮無力的搭拉在失去了生命的大眼睛上。



曾經性感火熱的雙唇蒼白無力的長著……



估計這就是等下我的下場吧，眼淚不自覺的湧出了眼眶。



我不能死在這裡。不能放任這個惡魔繼續行兇。即使是死也要和他同歸於盡。



不知是哪裡來的勇氣。這也許就是人類在生死存亡之際發揮出來的潛力吧。



我慢慢的移動自己的手。



「卡」的一聲安全帶已經解開了。



他還在漫不經心的開車。詭異的表情不知在醞釀什麼邪惡的計畫。



已經摸到車門的把手了。我隨時可以跳下去…跳下去…



我可以順勢滾到草叢裡。天這麼黑。他也許找不到我…



也許…也許…只是也許而已。我無法確定自己的結局



我猶豫著。彷徨著。不知所措……



因為長時間不動，腿有一點點麻痺了。



「OK。到家了。」我聽到開車的人興奮的自言自語。



時間不多了。我幾乎可以看到那間屠宰場窗子裡的燈光了。



這個燈光很熟悉。似乎在哪裡……對。在夢裡出現過…



汽車開始加速了。顯然他有點急不可耐了。



我決定了。我要和他同歸於盡。



前面有一段路的路面裂開了。有一個很深的大坑。車只要從上面經過一定會翻的…



我暗暗的盤算著。



腿麻得很厲害。我不自覺的挪了挪地方。



「妳醒拉！」一道晴空霹靂。



我驚恐的看著他。我的命運似乎已經決定了



「我們。馬上就要到家了。美麗的小姐。」



他一臉愜意，因為路面情況不好。所以他雙手握著方向盤。包括那只拿刀的手。



就要到那處裂縫了。我該怎麼辦。



這是最後的機會了，心臟猛烈的跳動。甚至隔著衣服都可以看得到。



「求求你。放過我吧。」我慢慢轉換自己的姿勢。



「現在太晚了喔。我們到家了。」他看都沒看我一眼。



裂縫在車燈的照耀下顯的猙獰可怕。他慢慢的打方向盤。竟然沒有減速。我的機會來了。上帝保佑我。



我猛的撲了上去。雙手死死的抱住方向盤。向裂縫的方向轉去。



這一下。顯然出乎他的意料。我看到他那張受驚的臉。



他很快會過神來。



「妳這賤人？」



他嘴裡大罵著，使勁和我爭奪。



他的力氣好大！他抓住我的右手使勁一擰。我尖叫著鬆開了手。



他乘勢把我推倒在座椅上。



「妳這賤人。想死啊…」



車速太快了。我的計畫成功了。



「啊………」他的後半截話變成了絕望的驚叫。



我死死的抱住腦袋。隨車翻滾。



至少同歸於盡了……



習習的涼風吹醒了我。我竟然還活著，全身都疼得要命。



原來在車翻的一瞬間。我從車門滾出去了。幸好解開了安全帶。



汽車面目全非的停在路邊。顯然經過猛烈的碰撞，看樣子司機應該不可能生還。



我拖著受傷的身體。一步一挨的走了過去



他果然還在駕駛室裡。



看到一個白色的東西。



是安全氣囊！！糟了。



我轉身就跑，不。即使是有安全氣囊這一下也夠嗆。



他一定還沒醒。不能放過這個壞蛋。



我揀了一截樹枝。勇敢的走了過去。



他還是一動不動



小心的打開車門。男人的雙手無力的垂在身體的兩側。腦袋耷拉在白色的安全氣囊上。脖子上有個東西在反光。



我握了握手中的木棍。湊近一看。



手術刀深深的插進了他的脖子。真正的自作自受。



突然我覺得自己就像虛脫了一般一下攤在了地上。



潔白的月光透出厚厚的烏雲。撒在這寧靜的午夜。我得救了。



（全文完）







因為是在辦公室偷偷寫的。沒有流備份。沒有自己檢查。我一向錯字很多（紫光老出錯）



請大家見諒。謝謝



後院奶牛 2004.8.26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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